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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旭东

几十年前的农村，文化生活远不
如今日丰富多彩。那时，没有电视，更
没有互联网，村民的精神食粮，很大一
部分来自于传统的戏曲表演。临清市
金郝庄镇任官屯村的河北梆子剧团，
便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它经历了从辉煌到衰微的坎坷历程，
承载着几代人的欢乐与悲伤。

我住的村子和任官屯村相距三里
多路，那时，我总爱和小伙伴一起去看
演出。所以，我对这个剧团乃至唱腔
有着较为深厚的感情。剧团成立之
初，正值20世纪50年代，百废待兴，文
化事业的发展也迎来春天。当时，任
官屯村分任东、任中、任西，加上紧紧
挨在一起的冷东和冷西，共五个村连
在一起，老百姓称之为“五任插花
队”。当时，统管这五个村的党支部书
记姓史，是一位有魄力、能力强的女
性。她喜欢看戏，就和村干部们一起，
将五个村有文艺特长的村民组织起
来，吸收一些有表演天赋的青年男女，
组成“任官屯河北梆子剧团”。为什么
偏偏成立了河北梆子而并非其他剧种
剧团？大概因为当地离河北省较近，
人们受河北梆子戏曲影响较大，再就
是村里有许多人包括党支部书记爱看
爱哼梆子腔的缘故。

剧团成立之后，团员们白天劳作，
晚上便聚集在村头那座破旧的戏台
前，敲起梆子，拉起胡琴，排练河北梆子
经典剧目。唱念做打，笙歌齐鸣，鼓乐喧
天，好不热闹。记得那时，每当夜幕降
临，梆子声一响，整个村子都沸腾了，男
女老少纷纷涌向戏台，仿佛过节一般。
剧团的成立，不仅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

活，更成为了村民的骄傲。
剧团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那

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制作戏服、道具都
是大问题。但大家齐心协力，有的捐
出自家多余的布料，有的帮忙制作简
单的道具。演员们更是刻苦，没有专
业的老师指导，就靠着一本本旧戏本
和口口相传的经验，反复琢磨，不断提
高演技。后来，组织者又从外地请来
专业老师开展教学、进行指导，培养了
一大批演职人员。经过几年的努力，
剧团逐渐在周边村子小有名气，时常
受邀到外村演出，每到一处，都受到热
烈欢迎。

20世纪60年代，是剧团最辉煌的
时期。演出剧目不断更新，从《秦香
莲》到《王宝钏》，从《打金枝》到《十五
贯》，从《宝莲灯》到《蝴蝶杯》，每一出
戏都演得异常精彩。由于长期的艺术
实践，剧团还培养出了几位颇有名气
的演员。如李建华、李明华、李明桂、
孙凤、白荣等，他们的唱腔高亢激昂，
表演细腻传神，深受观众喜爱。乐队

“文场”拉板胡（俗称“拉大弦”）的齐信
祥、吹笛子吹笙的李宗秋等为演员伴
奏，托腔保调，颇为精彩。“武场”上敲
板鼓的李树兰、敲梆子敲锣的李世孝
等，都是当地六十岁以上老人耳熟能
详的名字。那时的剧团，不仅丰富了
村民的精神生活，更是村里文化繁荣
发展的象征，代表着一种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

然而好景不长，进入20世纪70年
代，剧团日渐衰微。传统剧目不再上
演，演员们有的改行做了其他工作，有
的偶尔去“上事”（为过红白事的表演）
赚点钱、挣口饭。那座曾经热闹非凡
的戏台，也变得冷冷清清，只剩下风吹

雨打的痕迹。剧团的辉煌，仿佛一夜
之间成为了过去。

凭着对河北梆子的热爱，有的老
艺人开始在村组织的领导下成立文艺
宣传队，唱河北梆子选段，排练样板
戏，或者自己创作小戏剧，表演一些老
百姓喜闻乐见且紧跟形势的节目。由
于有坚实的艺术功底，以这些人为主，
加上几位后起之秀，又将宣传队办得
风生水起。因工作需要，我也曾加入
其中进行过演出。那年去治河工地进
行慰问演出，这支以河北梆子演员为
主力的文艺宣传队，与同去慰问演出
的正规文工团唱开了“对台戏”。结果
那些皮肤黝黑、听惯了河北梆子的“治
河民兵”呼啦啦都拥到了我们宣传队
在河道高处搭建的临时舞台前，看得、
听得极其投入，不时喝彩叫好，并送上
阵阵掌声。

改革开放后，随着电视、电影的普
及，人们的娱乐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听戏曲的观众逐渐减少。剧团虽然尝
试过重新组建、排练新剧目，但已难以
吸引年轻观众，加上资金短缺、人才流
失等问题，剧团的发展举步维艰。剧
团曾经的辉煌岁月，只能留在老一辈
人的记忆里。

如今，每当夜深人静时，我总会想
起那熟悉的板胡声、清脆的梆子声、高
亢激越的唱腔。虽然剧团已经不存在
了，但它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那些精
彩的演出，更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坚
守和传承。梆声虽已远，不少老艺人
或已辞世，或已是耄耋之年，但河北梆
子那高亢激越、慷慨悲凉的旋律却一
直在我心中回响。抚今追昔，这个民
间剧团，对活跃当地群众文化生活、培
养文艺人才的确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

用。我至今还和任官屯村的几位退休
于市县剧团或自己利用业余时间钻研
有成的器乐人才如李宗秋、李文友等
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有的吹笛
子，有的吹笙，有的弄弦乐，技艺十分
高超。虽然上了年纪，他们仍然将河
北梆子的旋律奏响在各地的公园里、
河堤上和农家小院里。

任官屯河北梆子剧团的兴衰历
程，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它让我们看到
了传统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的坚韧与无
奈，也让我们更加珍惜那些曾经带给
我们欢乐与感动的艺术瑰宝。

远去的河北梆子剧团

□ 刘晓东

1994年美国世界杯是我看过的第
一届世界杯。它让我印象深刻，我也
因此成了世界杯的铁杆球迷。

1994 年是我在聊城师范学院（今
聊城大学）学习的最后一年。当时我
们的学习压力不算大，完整地看一次
世界杯，是送给自己大学毕业最好的
礼物。1990年意大利举办世界杯的时
候，我们正在高中苦读，为了实现心中
的梦想，没黑没白地在题海里拼搏，根
本没有时间和胆量去看足球比赛，只
能从广播中一星半点地听听比赛的情
况。现在机会来了，怎么能够错过
呢？为此，喜欢足球的我们专门委托
学生会体育部的同学向系领导反映，
提出要集体收看世界杯，希望系领导
能够批准并提供电视机及观看场所。
学校出于安全和影响学习等方面的考
虑，没有批准我们的要求，并且强调，
如果违反学校规定，将扣发毕业证。
这一下子难住了我们，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还没有普及有线电视，
系里只有团总支有一台电视机，而电
视信号只有办公室和合堂教室才有。
系团总支书记是个球迷，他在办公室
墙上贴了一张转播时间表，并且用铅
笔写出了预测的比分。我们利用系里
召集班干部一起开会的时间，故意大
谈世界杯，并且胡乱猜测谁将会举起
大力神杯，勾起了团总支书记的兴
趣。他简短地说了说会议内容后，便
给我们普及世界杯知识，讲哪支队伍
会拿下比赛。而我们特意进行反驳，
最后惹得他说：“你们不信，那就 6 月
17日半夜起来，到我办公室看比赛！”
他说完这句话，我们高兴地哈哈大笑
起来。团总支书记知道上当了，只得
悻悻地说了句：“反正到时你们也出不
了宿舍大门！”

我们学生楼的宿管大爷是出了名
的严厉，只要到了晚上熄灯时间，他会
准时锁上楼道大门。这可难不住我
们，到了6月17日深夜，我们几个同学
在黑漆漆的楼道里，用手摸索着，悄悄

地用钳子把大门上的玻璃拆下来一
块，然后“缩手缩脚”地在那个窟窿里
硬钻了出来。即使被木框子勒得肉
疼，我们也不敢出声，生怕惊醒了宿管
大爷。等我们几个嬉皮笑脸地出现在
团总支书记面前时，他惊呆了，说了
句：“你们来也好，省得我一个人看球
太寂寞。”

通过观看那届世界杯，我认识了
博格坎普、邓加、罗马里奥、巴乔等一
大批球星，也终于明白了，足球原来还
可以这样踢。“金色轰炸机”克林斯曼
没有带领德国队重现往日的辉煌，在
1/4决赛时，以1∶2的比分败在保加利
亚脚下，让我们痛惜不已。我一直记
得团总支书记那淡定的神态，和他说
的那句话——“球是圆的，一切皆有
可能”。参加工作多年后，我终于理解
了那句话的含义：机会都是拼出来的，
个人的能力再强，离开了团队的支持，
终将一事无成。

7 月 17 日决赛那天，是我们在校
最后一天。我们正准备从窟窿里钻出

去时，宿管大爷推开值班室的门，主动
打开了楼道锁，说：“想看球就提前说，
别钻坏了身体！”这让我们感觉非常
温暖。决赛在意大利队和巴西队之
间展开，常规时间内，并没有出现我
们所期望的进球大战，以0∶0的比分，
进入到世界杯历史上第一场需要由
点球来决定冠军归属的决赛。踢点
球时，我们感觉比球员还要紧张，手心
里全是汗。当巴西队以3∶2的比分赢
得比赛后，我们才敢高声欢呼，就像我
们取得了胜利似的。我们和团总支书
记告别时，他深情地说：“感谢同学们
陪伴我度过了这么多美好的时光。希
望你们毕业之后，能够记得学校，记住
在这里度过的每一个日夜。祝同学们
工作顺利，永远年轻！”

如今每逢世界杯，我会一如既往
地熬夜看比赛，只不过身边少了老师
和同学们。我多么想回到同学和老师
身边，和他们一起再观看一场比赛，一
起回忆曾经的美好时光。

熬夜看世界杯的日子


